
位于南五环边上的蒲公英中
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专门为农民工
子女创办的中学。7月 17日，“雨果
奖”获得者郝景芳和她朋友们举办
的“童行星球”夏令营正在这里进
行。 郝景芳在给孩子们上“奇幻影
视故事创作”课程，她的最终目标，
是将孩子们的创意，制作成电影。

因为雨果奖的明星效应，郝
景芳的公益项目“童行书院”得
以更快落地，“童行星球”作为其
中一部分，进行了一系列创意课
程研发，这些课程已经开始在这
次的夏令营中给孩子们带来知
识和乐趣。

一节“魔法课”

夏令营第一天的奇幻之旅，
从构思一个魔法或神兽创意开
始。 在观察了各种电影中的创意
之后，同学们开始分组设计拥有
各种魔法的小怪兽。

一位颇有责任心的男同学

设想他的神兽可以掌控冰雪，在
火灾发生时，用冰变成滑梯放在
窗口，人们就可以逃出来。 另一
位调皮的同学希望自己的神兽
可以隐身，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小
偷身边，吓走他们。 还有一位设
想自己家开了餐馆，如果有客人
挑事儿，小神兽会帮他打架……

有了最开始的创意， 接下
来，郝景芳和更多专家老师将带
他们尝试情景设计、 故事设计、
舞台呈现、剧本创作等。 她希望
能帮助孩子们编织出一些故事、
设计剧本原型，然后再找专业团
队做后续加工，最终将这些创意
转化成一部电影。 让孩子们的才
华不再被忽视。

“童行星球”计划还有一部分
由纪录片团队执行， 他们在跟进
学生合唱团，进行纪录片拍摄。

给他们平等的机会

在跟这些孩子面对面交流

时，郝景芳发现，他们非常有想
象力、思考能力、有很多爱好。
他们的表达不一定有花哨的词
汇，却思维清晰，非常有个性。
她希望“奇幻影视故事创作”课
程让孩子们将自己的创意表达
出来。 这样的机会在城市教育
环境中有很多， 但在贫寒的家

庭里却很少。
“虽然教育资源有差别，但

孩子内心的丰富程度没有差
别， 有些孩子经历的更多坎坷
还可能成为他创作的源泉。 ”郝
景芳说。

蒲公英中学是目前北京唯
一一所打工子弟中学。 学校副理

事长郭明，也是郝景芳在清华大
学的学长。“我们打工子弟中学
的孩子，比一般同龄人经历丰富
一些。 他们随父母东飘西荡，每
个人背景都不一样。 ” 郭明说，

“他们的经历更有意思。 ”
郭明讲到学校曾经有过斗

殴事件。 事件发生后，学校组织
同学们坐在一起开会讨论：什么
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一位同
学在黑板上写“被别人看不起”
是负能量， 另一个孩子则写道：

“看不起别人”也是问题。 这样的
交流让叛逆的孩子们有了克制。

17 日来夏令营做志愿者的
一位中学生姑娘，给妈妈发了这
样一段微信：今天看到那些中学
生真的很苦， 生活条件很差，但
就是这样他们和他们的爸爸妈
妈也很累地在北京生存，留在一
个城市真的挺难的，但更令人伤
心的是，这些孩子不比那些有钱
的孩子差。 他们更加努力甚至更
有才华。

对话郝景芳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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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和她的“童行星球”

《公益时报》：你创办的童行
书院是怎样一个运作模式？

郝景芳：童行书院是公司注
册，要做成一个社会企业，有一
部分盈利项目，在贫困地区度假
村开设亲子游，向城市家庭销售
课程，用以支持团队运转和公益
项目。 公益方面，在城市中关注
流动儿童，在贫困地区就做留守
儿童的教育。 同样的课程，在公
益这部分是不收费的。

目前在崇礼万龙滑雪场的
站点已经开始运行，贵州的两个
站点正在建设，吉林也在洽谈。

除了一些通用的标准化课
程，在不同地方课程设置会有所
分别，比如贵州会结合当地民俗、
艺术进行设计。 另外也要考虑老
师们的专业。 比如在崇礼的两位
老师， 一个是北航飞行器设计专
业硕士， 参与过国产大飞机的研
发， 他开的课程就是飞行器相关
的，带孩子们做航模，从中教授一

些物理知识。 跟他同去的妻子是
清华大学艺术史博士， 自然就教
授艺术类课程。 老师在站点最短
服务一年，保持相对稳定。

我们的课程能够通过城市
中比较挑剔的父母的检验，让他
们满意， 说明水准是非常高的。
这也保证了我们公益课程的质
量。 否则，如果只是集结一些人
去山区上课，跟大学生志愿者支
教也没什么区别。

《公益时报 》： 除了教育方
面，怎么考虑贫困地区的儿童更
基础的生活需求？

郝景芳：我们在贵州地区做
过家访，了解了情况。 设想是，为
他们联系一些爱心人士，进行面
对面交流、一对一帮助。 这样的
捐赠更有温度。

书院在中间不涉及募款，我
们不是公益机构， 没有募款资
格，也不打算做成基金会。 主要

精力还是投入到教育上，让孩子
能够有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这
样的帮助更大一点。 有时候直接
给钱，也并不能转化为对将来有
用的能力。

在贵州的学校里，有些孩子
确实学习差得不行，3 年级以后
就跟不上了，这样的孩子在现在
的社会里很难找到谋生之道。 而
大部分家长的教育非常有限，虽
然口头上说：“让读书，能读到哪
儿就读到哪儿。 ”但他们其实不
知道如何教育孩子读书，没有能
力与孩子进行精神上的交流，也
不会给孩子买书，知识和资源上
并不具备条件。

首先要帮助他们在个人能
力上，突破父辈的能力天花板，
然后在社会资源、渠道等方面，
外界可以提供帮会组。 如果能
力不够，就很难有抓住机会、改
变命运。 所以要让孩子们知道，
学知识、 学本领才是改变命运

的途径， 让他们领略到这点就
不错了。

《公益时报》：我们面对城市
和山村孩子有什么不同？

郝景芳：我们是以教育团队
的身份过去。 对他们的教育态度
与在城市里教学没有差别。 我们
在培训老师时讲：企业文化只有
一个词，就是尊重。 尊重孩子的
个性，尊重他们内心的意愿。

《公益时报》：你讲过自己支
教中帮助了一个小女孩，但更多
的同学就失去联系了。

郝景芳： 那时候没有能力去
帮助他们。 他们后来没有再跟我
联系， 我也没有主动去追踪他们
的去向， 那时候我才是一个大三
的学生，确实是无能为力。包括现
在蒲公英中学这些孩子， 对他们
的去向也有些无能为力， 只能是
在教育内容中多传递一些东西，

希望他们自己能够有好的发展。

《公益时报》：支教的经历影
响到了您的工作选择吗？

郝景芳：对。 我当时工作首
选是研究机构，简历投到各种研
究所、企业研究员之类的，但在得
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 offer
后，就没再找其他的。 在这里可
以一边做研究、一边做公益。 现
在我也是两边兼顾。

做童行书院，基金会也很支
持。 今天上午方晋副秘书长就来
支持我们活动，还把他女儿送来
做志愿者。

《公益时报》：相对很多作家
而言，你的态度一直非常温和。

郝景芳：清华给我的改变就
是“行胜于言”，若只能批评不能
做事的话，也没什么用处。 所以
如果我觉得什么东西不好，就去
做点事情改变它。


